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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章

逃离皇宫

   倘若当时你一心骗我到底、将我推上绝路，我

会欣赏你的狠绝无情，心无旁骛方可成大事；倘若

你为了我不顾奕家带我出宫，我会欣赏你的情深意

重，倾心相报，不负真心。可惜你一边放不开家族

利益，一边斩不断私心挂念，这等优柔寡断之事，

只会让我—瞧不起！

—晏倾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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祁燕一怔，扫了一眼那便笺上的两个字，看不出什么端倪来，不明白晏倾君为何突然决

定去南临。

“东出云锦南出纸墨！”晏倾君将便笺拽在手里，话音刚落便打算起身。

祁燕闻言，明白了晏倾君的意思。东昭盛产精美的云锦，而五国内所用的纸张几乎都出

自南临。刚刚那便笺纸面光滑，触感如丝，初时她未注意到，被晏倾君这一提醒，方才想

到，即便是在祁国皇宫，也未曾见过的。

“而且‘下为南’。”晏倾君又补充了一句，面上是掩不住的欣喜。

祁燕颔首，“阿倾”二字特地写在便笺的下方，既然是“南”，这纸质又如此特别，自

然是直指南临了，但是……

祁燕抓住晏倾君欣喜得有些无措的身子，微微蹙眉道：“倾君，你冷静些。你要现在

走？”

晏倾君怔了怔，反手握住祁燕的手，点头道：“现在！马上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落霞，现在绝对是我们离开的最好时机！”晏倾君毫不犹豫道。

祁燕见她如此坚定的神情，未多问，拨亮了灯芯，随着她一起收拾东西。

晏倾君凝神，今夜走，便是想走得出其不意。

今夜自己的罪名还未完全洗脱，结果需等明日续审，晏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她会在

即将成功的时候出逃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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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她不得不逃，否则即便她出宫找母亲，晏玺知晓她的行踪，必定找人盯着，不仅是

自己，将来找到母亲也是处处受制于人！

“栖云殿失火，倾云就在隔壁，禁卫军今夜遇过一次刺客，一次失火，忙碌过后应该会

精神松懈，你带着我出宫……有几成把握？”晏倾君一面换上黑衣，一面与祁燕低声道。

祁燕并未回答，只是拉着晏倾君，踏着轻缓的步子便往外走。

月已下中空，刚刚“热闹”过的东昭皇宫显得尤为静谧，月光清亮，树影婆娑。

晏倾君被祁燕背着，趴在她耳边低声指路。祁燕之前便在皇宫里探过几次路，这次二人

的动作明显比第一次娴熟且更有默契。而经过大半夜折腾的禁卫军，果然都有些精神不振。

二人顺利地躲过禁卫军，到了偏西的一处宫墙边。晏倾君皱着眉头，仰首看了看那暗红

色的高墙，勉强见到暗光流淌的琉璃瓦，低问道：“你背着我……翻得过吗？”

祁燕未语，同样抬首看了看宫墙，抓紧了背上的晏倾君，深吸一口气，运功，发力。

噼啪—

两人险险地落在了宫墙上，却是踢下一大片琉璃瓦，发出清脆的破碎声，在寂静的夜里

尤为响亮。

晏倾君暗叫糟糕，祁燕背着她一跃而下，接着便传来禁卫军大唤“抓刺客”的声音。

“我们被人盯上了！”祁燕低声道。

晏倾君正想着她不是聋子，当然听见了，祁燕又加了一句：“不是禁卫军。”

晏倾君本能地回头，心下一惊。她们身后跟了几名黑衣人，动作轻盈，身手敏捷，个个

都盯着她二人急速奔过来。

是谁的人？晏玺？奕子轩？

无论如何，既然逃了，还被发现了，干脆竭尽所能地逃一次！反正被抓回去的后果都是

一样！

“落霞……”晏倾君正欲对祁燕说什么，余光扫到她们正在行进的方向，怔了怔，忙

道，“落霞，你去哪里？”

祁燕难得地有些羞赧，略有歉意地道：“我只记得这条路。”

这是往城西的一条路，当初“鬼斧神医”待的地方就是城西破庙，可偏偏，也是往奕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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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去的方向。晏倾君脑中灵光一现，既然到了这里，说不定躲在奕家反倒更安全！

“我们去奕家。”晏倾君作出决定。

祁燕点头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奕家的大门自然是入不得，晏倾君指着路，让祁燕在大小胡同里来回穿梭，虽说无法将

身后那几人完全甩掉，可是也能拉出点距离来。待到二人七弯八绕地到了奕家后门，晏倾君

再次回头，见无人跟上，稍稍吐了口气。

晏倾君正要唤祁燕越过一处院墙，祁燕突然放开她的手，让她从她肩头滑下，以迅雷不

及掩耳之势抽出腰间长剑倾身刺了过去。晏倾君不是习武之人，五感比不得祁燕，待到看清

祁燕的动作时才知道发生何事。

就在她们停下来时，一个黑色的人影从奕家的墙头蹿了出来，虽不知是否是冲着她们来

的，可两人在此，必定会被人发现，因此祁燕抽出剑来先下手为强。

但是……

晏倾君看着互斗的两人，低唤道：“落霞！住手！”

祁燕一怔，收住招式，连连后退到了晏倾君身边。

从奕家出来的黑色人影显然不是祁燕的对手，祁燕收手后她仍是向后大退了几步才勉强

稳住身形。

“封姑娘！”晏倾君眯眼看着眼前之人，虽说用黑色纱布遮住了大半张脸，但那双眼，

她不会认错。

封静疏闻言，身形一滞，见到是晏倾君，尖锐的眼神方才柔了几分，收起长剑正要向两

人走近，漆黑的夜空蓦然亮如白昼，奕府内人声嘈杂，可听见凌乱纷杂的脚步正向后门拥

来，夹杂着着急的低唤：“姑娘不见了！快找！”

晏倾君看了一眼封静疏，不知她今夜为何会想要逃出奕家，可是现在这种状况，奕府她

是不能躲了。

正在此时，刚刚尾随晏倾君与祁燕身后的几名黑衣人再次出现在视野里。晏倾君与祁燕

对视一眼，互相点头，祁燕便迅速地揽住晏倾君，两人再次行起轻功。只是这次，二人当真

是毫无方向地乱闯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005

晏倾君自小便养在皇宫，偶尔与晏珣出宫，熟悉的也就是奕家这一块。去南临是要出南

面城门的，便任由祁燕带着她往南面逃。而封静疏不知何故，也跟随着二人的步伐。

是以，她二人身后跟了三批人。

一个封静疏，几名皇宫里追出来的黑衣人，大批奕家追出来的家丁。

晏倾君只觉得面风如刀，割得她眼都睁不开了。祁燕刚好背着她在一处高楼的瓦片上行

进，她心中不安，忍不住地回头。这一回头，让她本来悬在嗓子眼的心剧烈地跳了跳。

从上往下看去，追她们的可不止三批人！

大批的禁卫军，不知从哪些角落里拥了出来，由四面八方向中间靠拢，也不知追的到底

是不是她二人。

“落霞，折向北面。”晏倾君记得，北面有一处广无边际的静兰湖，是都城著名的烟花

之地，她曾磨着晏珣与奕子轩让他们带她在白日里去过一次。

祁燕不着痕迹地换了方向，可她带着晏倾君，速度始终是受些影响，那几名黑衣人身手

也不差，眼看离热闹的船舫聚集地还有短短半里路程，硬是被那几人拦了下来，团团围住。

封静疏突然拉住晏倾君，低声道：“挟持我！”

晏倾君一愣，再仔细看那几名黑衣人，其中一人的身形分外眼熟，是……商阙？

他追着她们做什么？

晏倾君管不得那么多，抽出匕首扣住封静疏，低问道：“几位侠客紧追不舍，不知所为

何事？”

黑衣人中的一人站出来，正是晏倾君觉得眼熟的那人。他摘去脸上的黑布，轮廓分明的

脸在月色下散发出几许寒光。

晏倾君垂下眼睑，扫了一眼封静疏，追着她们的人果然是商阙！

“让开！”晏倾君握紧了手里的匕首，冷喝道。

“杀了我。”封静疏突然低声道，“杀了我或许能让他分神一小会。”

封静疏的声音里是止不住的哀伤，被夜风一吹即散。

“上次我让他带我走，他不肯……”封静疏继续在晏倾君耳边低语，“倾君公主，他这

次有任务在身，不会轻易放过你，莫非你会在意我一条小命？”

晏倾君心中一亮，原来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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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阙有任务在身，因此带着人深夜潜在皇宫内。刚刚她与祁燕出逃，引来禁卫军，刚好

暴露了他们的存在。禁卫军一向是奕家管制，所以商阙追着她们，想抓到她威胁奕子轩。

奕家人是冲着封静疏而来，大批的禁卫军，恐怕是冲着商阙来的。凭着晏玺的能耐，商

阙的动作，他不可能毫不知晓。事先便做好准备，瓮中捉鳖才是他的行事作风！

但是，为何封静疏会刚好在今夜出奕家？为何封静疏要帮她？

“奕公子待我很好……若非他，我早在一年前便死了。”封静疏继续低语道，“我不想

继续背着你的名头接受他的好。今夜本是想就此离开……可是既然撞到了，倾君，我欠奕公

子的，一并还给你了！”

晏倾君一听，唯恐她又会自行撞向刀口，来不及思考，手中的匕首已经离开封静疏的脖

颈。

封静疏微微一愣，笑容如秋日凋零的野山花，萧瑟而凄凉：“既然你不肯杀我，我替你

拖延时间。你看好机会，逃便是！”

说罢，封静疏一手抢过晏倾君手里的匕首，指向自己的脖颈，对着商阙大声道：“商

阙！放了她们！”

商阙幽冷的眼神突然闪烁起来，直视着封静疏，并不言语。

晏倾君与祁燕交换了一个眼色，祁燕微微摇头。这几人，武功不差，她只身一人都难

以对付，更何况加上一个晏倾君？即便是侥幸胜过了，刚刚那批追着她们的禁卫军恐怕也

就到了。

“商阙，承人之情，必竭力还之，这是以前你教我的。”封静疏握着匕首的手微微颤

抖，哽咽道，“她们不过是两名女子！静疏欠她们太多，我不怪你杀了爹爹，不怪你一年来

对我不闻不问，不要求你带我走，也不奢望你为了我舍弃你的商洛，现在，就算是念在你我

十年的青梅竹马，放过她们，好吗？”

封静疏被浓烟熏过的声音沙哑而破碎，在凛冽的夜风中如同断断续续的割木之声。

商阙黑色的衣袍被风刮起，坚毅的脸上表情隐忍，眉头渐渐皱起，握着剑的手突然放

松，从腰间取了枚暗器向封静疏投过去。

封静疏手上的匕首被打落，那暗器一个弧度，连带着她腰间的长剑也随之落地。

就在商阙动手取暗器时，祁燕看准时机拉着晏倾君，举剑刺向刚好拦住她们二人的黑衣

人便打算逃，晏倾君顺势撒了一把刚刚偷偷握在手心的毒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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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阙见状，运功欲追，封静疏突然取下了掩面的黑布。

银白色的月光斜倾在封静疏脸上，狰狞的伤口，凹凸不平的面皮，如同枯老的树干，偏

偏那是一张人脸，被烈火灼伤的脸，还渗着伤口愈合后的黑红色，整张脸上，唯独那双眼清

凉透彻，如同旱地里的一汪清泉。

所有的杀气瞬间收敛，无论是商阙身上的，还是随行几名黑衣人的，他们齐齐看向封静

疏的脸，惊诧不已。许是夜风太大，商阙的步子不稳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本是紧紧握着长剑的

手开始剧烈颤抖，眸子里的坚冰如同干涸皲裂的地表，一分一寸地裂开，破碎。

也就是众人这一个失神，祁燕带着晏倾君飞快远离。

商阙却是站在原地，不打算再去追，只怔怔地看着封静疏，满目通红，半晌，才从牙缝

里飘出两个字来—“静疏。”

封静疏的眼泪顺着凹凸不平的脸大雨般落下。她撇过脸，不再看任何人，面无表情地向

着来时的方向离开。

晏倾君带着祁燕到了湖边，一望无际、数不胜数的船舫，不绝于耳的丝竹之声，莺燕温

柔的缱绻唱调，往来不息的商客，无不昭示着东昭的繁华。

“走。”晏倾君拉着祁燕，随便找了艘船舫就想上去。

祁燕扯住她，她回头一看，刚刚奕家的那群家丁，不知为何没有追着封静疏，反是将她

二人围住。

晏倾君轻笑，看来奕子轩来了。

祁燕再次抽出长剑，让晏倾君待在她身后，眼神冰冷地扫向众人。

奕家的几十名家丁毫不怯弱，不带犹豫地冲了过来，祁燕将晏倾君往后一推，只身迎上

去。那一推，却是将晏倾君推到一人怀中，淡淡的兰花香扑面而来。

晏倾君被奕子轩扣住，飞身离开一片混乱的静兰湖。

夜色如墨，不知何处来的一片乌云遮住星月的光辉，山林间一片漆黑，隐约可见山头上

相视而立的两个模糊人影。

晏倾君一手挡住狂风，眨眼看向山下。

这山头，她来过。晏珣与奕子轩曾偷偷带她出宫，到这山头来看日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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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想拦住我？”晏倾君偏头看着奕子轩，风太大，使得她的话有些断断续续，“你昨

夜不是还要送我走吗？现在我走，只要你放我出东昭。”

奕子轩并未看向晏倾君，而是面无表情地看向安静沉睡的都城，衣发翻飞。

“刚好，我走了，你继续将罪责推在我身上，说是被我设计今夜才会说出那些不着边际

的话来！”晏倾君说着，从袖间掏出一个瓷瓶，扔给奕子轩，“哪，这是迷心散，可迷人心

智，届时你就说被我暗算中毒了。干脆我再亲自写封信，说毒是我下的，刚好我今夜‘畏罪

潜逃’，无须连累你的奕家，也无须你想尽法子脱罪。”

晏倾君微笑，她相信奕子轩已经想好了法子脱罪，但是，有哪个法子比再将罪责推在

“绍风郡主”身上更方便？

“将罪推在‘绍风郡主’身上，东昭便有了讨伐祁国的借口。”奕子轩仍是看着夜色，

淡淡地道。

晏倾君轻笑道：“晏玺真要‘讨伐’，借口多的是，不在乎多我一个。”

“你就此离开，太子妃无故失踪。”

“会有人找吗？会有人关心吗？”晏倾君仍是笑，她晏倾君也好，封静疏也好，这世上

无亲无故，没有人会在意。

“你将罪揽在自己身上，便伤不到奕家半分，也伤不到我半分。”

“那不是正好？”晏倾君笑得更欢，“不伤你，又能如我所愿，再好不过了。”

“阿倾。”奕子轩突然转过脸，看着晏倾君，微微皱眉，眸子里闪着不解的暗芒，低问

道，“你回东昭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晏倾君一怔，突然哧哧地笑了起来：“奕子轩，你莫不是与其他人一样，以为我是回来

报复你们的？”

狂风渐弱，不过片刻便消失无踪，半点儿风声都无。奕子轩淡淡地看着晏倾君，看不出

眸中神色，半晌才道：“阿倾，我承认，晏珣说得对。我只认识最近四年的你。所以现在的

你，我认不出来。”

晏倾君撇开脸，看向无边夜色。

“我认识的阿倾，善良贤淑而安静，偶尔调皮，喜欢出宫玩闹。”奕子轩的眸子里泛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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柔光，看着晏倾君，却像看着别处，缓声道，“所以我以为你与我一样，是讨厌身份束缚

的。年轻气盛时我对所谓的家族、所谓的身份极为不屑，自负地以为只要我想要的东西，便

能争到手。可是，阿倾……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娶不得你，给不了你幸福。而你一人在宫中的

生活，会更为艰难，所以我才会同意晏珣的计划，送你去和亲，想要借机送你出宫。”

“可是中途出了意外，晏珣想要杀我，所以你和他反目？”晏倾君笑问。

奕子轩垂下眼睑，并未回答，而是继续道：“三月初三，我去皇宫找你，我想带你

走……可是阿倾，父亲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我身上，若没有我，奕家元气大损。那时我以

为，送走你，是对你，对奕家最好的法子。”

晏倾君面上的笑容渐渐消失，静静地听奕子轩的话。

“我以为，你懂的。”奕子轩再次看着晏倾君，略微一笑，“当时那张便笺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晏倾君抬眼，含笑对上奕子轩的眼，“细如尘的奕大公子怎么会将那么重

要的东西遗漏？多亏了那张便笺我才知道你和太子哥哥的计划。所以我就该对这施舍的便笺

感恩戴德？”

奕子轩眼神一闪，沉默不语。

“你以为我会恨你的欺骗和利用，想要报复才回到东昭？”晏倾君逼近一步，凝视奕子

轩，目光灼灼。

奕子轩闭上眼。

“你以为我愿意帮你，是为了报复晏珣？而昨夜的设计是为了报复你，报复奕家？”晏

倾君再逼近一步，已然到了奕子轩跟前，笑道，“其实我从未恨过，我沦落到那般落魄境

地，谁都不能怨。”

要怨只能怨她自己信错人，要恨只能恨自己不够强大，错的是她，所以被任何人欺骗利

用伤害都是自找的！

“既然无怨无恨，为何……”

“为何对你不再有情？”晏倾君又一步逼近，挑眉讥笑，“真是抱歉。这都怪那坏事的

便笺和你漏洞百出的计划了。倘若当时你一心骗我到底、将我推上绝路，我会欣赏你的狠绝

无情，心无旁骛方可成大事；倘若你为了我不顾奕家带我出宫，我会欣赏你的情深意重，倾

心相报，不负真心。可惜你一边放不开家族利益，一边斩不断私心挂念，这等优柔寡断之

事，只会让我—瞧不起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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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风徐徐地刮了起来，卷走晏倾君话末的余音。

乌云恰好在此时散开，清幽的月光由上而下倾泻而出。星光闪烁，奕子轩的眼里却是暗

沉死寂。

衣翻飞，发凌乱，他沉静得好似要融入夜色中，凝视着晏倾君，不言不语。

晏倾君退后了几步，轻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可明白了？此番回东昭，我不为报复。今

夜那一出，不过是配合父皇。我没有你与晏倾云那么好运，背后有家族为倚靠。我要在父皇

眼皮底下活下来，就必须是一颗有用的棋子。现在我不想做棋子！要么你放我走，要么你抓

我回去再次置我于死地，你选吧。”

奕子轩凝视着眼前女子三分娇柔三分妖娆的笑脸，眼神几番变幻，最终，空洞无底般

的黑色眸子隐去一切情愫，他侧过身子，撇开脸，轻笑道：“你明知道结果，何须让我来

选。”

“那麻烦奕公子快些送我下山！”晏倾君的这句话里没有揶揄，她是当真想快些下山，

晏玺不知何时会发现她出逃，拖延一刻便多一分危险。

奕子轩再次看了晏倾君一眼，伸出双手将她揽住，行着轻功下山。

山间树影婆娑，枝叶沙沙作响，奕子轩一路不语，晏倾君嗅着曾经熟悉且让她安心的兰

花香，微微阖目。

今非昔比，往事成风。

从山上往下看去，可以看到大批禁卫军正往北面聚集，想是追捕商阙而去。刚刚还繁华

热闹的静兰湖已经一片慌乱，隐约可见细小的人影四处逃窜。

直至下山，凄迷的夜色中好似一切平静。

奕子轩放下晏倾君，背过身子，淡淡地道：“今夜大批禁卫军抓捕宫中刺客，你要走，

明日吧。四个城门口，我会打点。”

话音刚落，抬脚便走。

晏倾君抬眼看着他很是瘦削的背影，眨了眨眼，无言。正要离开，那背影突然停下来。

奕子轩转过身子，又折回来，从袖间掏出什么，挂在晏倾君腰间，未等她反应过来便反

身离去。

晏倾君垂首，见自己腰间多了一串微弱的光亮。月光下折射出五彩的光芒，夜色里清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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